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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传统节日里的中国

中国农历的四季更迭以春为首，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中国
岁时的流转以春最为艳丽，又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如果要找一
个代表春天的节日，很多中国人脑海第一个浮现的可能会是春节。

这里其实有些误会，春节以“春”为名却未必在春天。中国农历
是阴阳合历，春节属于阴历那部分，而春天以立春为起点，立春却属
于阳历那部分。也就是说，春节要是追到了立春前面，就妥妥地成了
晚冬。而且，春节尚处于数九寒天，百姓家的门前虽然贴满了红幅，
大自然却依然一片万物肃杀，春节的春意，终究还是淡了一些。

其实，中国有一个更适合代表春天的“艳丽”节日，那就是花
朝节。

比起元宵、清明、端午、中秋，“花朝”二字实在有些生僻。花朝节
一度盛行于大江南北，但最终在岁月流逝中湮没无闻；花朝节所供奉
的花神曾庙宇广布、香火不断，如今却在大众认知中被遗忘了姓名。

更令人讶异的是，花朝节究竟在哪一天也是桩“疑案”：山西人认
为是在二月初二，北京人、江苏人相信是在二月十二，浙江人则笃定
是在二月十五。细细算来，花朝节的日子竟横跨了小半个二月，真要
叫人感叹“芳踪”难觅了。

仲春二月，唯此花朝
比春节更适合代表春天的“艳丽”节日——

江隐龙

花朝节的花香飘渺，日子也飘渺。

要确定它的时间，非得从更大尺度的时

间单位入手，回溯十余个朝代才行。

“花朝”一词首次出现，是在晋人周

处的《风土记》：“浙间风俗言春序正中，

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

常言。”春序正中即是二月十五，可见在

浙江百姓眼中，此时正是赏花观月的好

时节。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句中，“花朝”

二字已不算罕见，如萧绎有“花朝月夜动

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江总有“诘晓

三春暮，新雨百花朝”。从字义中不难看

出，这些段落中的“花朝”意为“花开的清

晨”，恰能与“月夕”“月夜”相映成趣。

赏花的雅趣，顺着南北朝一路向未

来流淌，至唐代已蔚然成风。唐人爱花、

赏花、鉴花，如晚唐罗虬甚至写了一篇

《花九锡》，用重顶帷、金剪刀、甘泉等“九

锡”，作为对花的礼赞——要知道，古代

加“九锡”的权臣往往有称帝建国的野

心，罗虬以“九锡”歌颂花却不觉僭越，唐

人对花的宠溺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花朝在唐

代依然未形成法定节日。明代彭大翼《山

堂肆考》中曾提到“唐武则天花朝日游园，

令宫女采百花和米捣碎蒸糕”，这一掌故

很有些真伪莫辨。因为，直到贞元五年

（789年），唐德宗李适因为二月没有节日

而与大臣李泌商议，李泌回答：“二月十五

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二月一

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

节。”可见，“二月十五日以后是花时”在唐

代只是约定俗成的观念，但二月的确没有

像样的节日，所以李适君臣这才将二月初

一定为中和节。不过，虽然没有节日的“加

持”，唐人眼中的“二月十五日”终究是非同

寻常的日子，徐凝《二月望日》中的“长短一

年相似夜，中秋未必胜中春”一句，甚至将

这一天凌驾于中秋之中，可见春花的魅力

竟是盖过了秋月。

到了宋代，花朝终于“修”出了节日

的“正果”。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花朝

节的表述不再暧昧：“仲春十五日为花朝

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可见，宋

代——至少是宋代的浙江，花朝节明白

无误是在二月十五。当时花朝节民俗活

动也蔚为壮观，杭州百姓大多出行“玩赏

奇花异木”，并形成了如王保生园、包家山

桃花、天庆观老君诞会等“知名景点”，各处

一派“观者纷集，竟日不绝”的热闹场面。

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人的花朝只是

达官贵人用于吟诗作赋的良辰美景，但

宋代的花朝节则已经发展成君民同乐的

世俗节日。花朝节的出现，背后不仅仅

是文化的流变，更是农业技术的发展。

宋代花卉种植与买卖已是颇为常见

的行当，不然也不会有李清照“卖花担

上，买得一枝春欲放”、陆游“小楼一夜听

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种种“小心

思”。宋人对花的喜爱痴迷到了何种程

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当时百

姓出城探春的胜景：“举目则秋千巧笑，

触处则蹴踘踈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

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于是相继

清明节矣。”

从时令轮转来看，花朝节“相继清

明”；从朝代更迭来看，花朝节则要“相继

明清”了。明清时期，花市比之于唐宋愈

加繁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的扬

州花市盛况，直让人在几百年后依然感

到惊艳，甚至还有张秀才举办“百花会”，

“四乡名花集焉”。不过，花朝节的日期

也出现了“变数”——明代民间多认为二

月十二为花神生日，这一观念影响极大，

以至于花朝节自然而然被“合并”到了二

月十二，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

便有“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的

记述，这分明是将花神生日和花朝混为

一谈了。当然还有些地方将花朝节定为

二月初二，其源流已不可考，大约是受了

中和节与龙抬头习俗的影响吧……

面对这些“乱象”，明末陈继儒曾专

门考证：“二月十五日为真花朝。俗指十

二日为花生日者，讹也。”当然，这种考证

显然对抗不了民间的约定俗成，最典型

的例子莫过于《红楼梦》：曹雪芹将林黛

玉的生日定在二月十二——这当然是为

了暗示林黛玉是百花之神了。

花神用生日将花朝节“抢注”，虽然

有些“强势”，但背后的逻辑倒也称得上

水到渠成。那么，花神又是何许“神”也

呢？曹雪芹将林黛玉写成百花之神当

然纯属个人创作——在历史上，花神其

实另有其“神”，只是相关记载略有些漫

漶不清，需要后人花些心思加以整合。

最早的线索，源于唐代颜真卿的墨

宝。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专门写过一

篇《抚州临川县井山华姑仙坛碑铭》，记

录当地一位名为黄令微的女道士的“神

迹”：这个黄令微八十岁时依然鹤发童

颜，面容如少女般姣好，因此时人称其为

“华姑”。黄令微寻访魏夫人未遂，后终

于还是修炼成仙。

这个故事初看与花神无关，但却草

蛇灰线，伏脉千里。北宋成书的《太平广

记》记载同一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有女

道士黄灵徽，年迈八十，貌若婴孺。号为

‘花姑’……（魏）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

亦升天。”黄灵徽明显是黄令微的音讹，

“华”与“花”则相通。这里明确了黄令微

是受到魏夫人点拨之后得道，因此可视

为魏夫人的女弟子。比《太平广记》略晚

的《类说》，又引《花木录》载：“魏夫人李

弟子善种，谓之‘花姑’。”魏夫人，指的是

晋代开创道教上清派的女道士魏华存，

后被奉为紫虚元君，在道教神仙体系中

地位颇高，黄令微能得到魏夫人指点，成

仙自然也不足为奇了。

可见在两宋时期的传说中，黄令微

已经从“华姑”演变为“花姑”，但她距离

“花神”还是差了一步——这一步，就要

从更古老的《淮南子》上跨出去了。

《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向召集门

客所编，其《天文训》中记载：“女夷鼓歌，

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后高诱

作注云:“女夷，主春夏长养之神也”。

到了南北朝时期，杜台卿《玉烛宝典》又

明确了这位女夷的身世：天帝之女。可

见，女夷作为天帝的女儿，是一位掌握春

夏两季万物生长的神祇。

农耕时代，女夷这样的神祇当然大

受世人爱戴。周代以降，历代王朝均

有颇为完善的劝农制度，在仲春二月，

皇帝要亲耕、后妃要亲桑，各州县还要

设专门的劝农官员，祭拜主事的相应

神祇，当然是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仪

式。随着岁月流逝，主管万物生长的

神祇女夷和被称为“花姑”的黄令微逐

渐合二为一，最终就成为了“花神”的

模样。明清时期，这两个源头并不相

同的传说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明代

陈懋仁《庶物异名疏》记载：“花神名女

夷，乃魏夫人弟子，花姑亦花神。”清代

冯应京《月令广义》亦载：“女夷，主春

夏和养之神，即花神也。魏夫人之弟

子。花姑亦为花神。”

黄令微荣升花神之后，与二月十二

为百花生日的传说再次融合，于是这复

杂的花神生日自然成为二月最为盛大的

节日。只怪这传统的花朝节与花神生日

实在过于接近，于是百姓眼中花朝节就

渐渐被花神“捕获”，变成了二月十二。

说来也是，还有什么日子，比花神生日更

适合作为花朝节呢？

不过，“花姑”黄令微也没有笑到最

后，因为在后世建造的花神庙中，广受香

火的并不是这位曾经的道姑，而是一组

由十二位花神组成的“花神团队”，更过

分的是黄令微并不在其中。比如清代吴

有如的《十二花神图》阵容如下：

一月梅花神柳梦梅，二月杏花神杨

玉环，三月桃花神杨延昭，四月蔷薇花神

张丽华，五月石榴花神钟馗，六月荷花神

西施，七月凤仙花神石崇，八月桂花神绿

珠，九月菊花神陶渊明，十月芙蓉花神谢

素秋，十一月山茶花神白居易，十二月腊

花神老令婆。

十二花神在民间版本众多且越传越

“走样”，清末俞樾认为这些版本过于“鄙

俚不经”，于是亲自加以勘定，还又增加

了两位“总领群花之神”，一位是佛教的

迦叶尊者，因其曾在释迦牟尼面前“拈花

一笑”；至于另一位，依然不是黄令微，而

是魏夫人……

曹雪芹没能将林黛玉成功捧为花

神，但《红楼梦》却还有一处暗笔勾勒出

了花朝节的风俗，那就是第二十七回“滴

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杨妃指的是薛宝钗，飞燕指的是林黛玉，

而“戏彩蝶”“泣残红”背后，则浸染着满

满的花朝节意象。

《红楼梦》中是这样写“宝钗扑蝶”

的：“薛宝钗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

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

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

子来，向草地下来扑。”虽然只字未提花

朝，但要知道，花朝节别名“扑蝶会”，节

日中最吸引人的游艺活动，就是扑蝶。

至少在宋代，扑蝶这一活动就已经

为文人墨客所喜闻乐见，如苏轼《蝶恋

花 ·佳人》中有“扑蝶西园随伴走”，苏汉

臣的《婴戏图》所画也正是两个儿童扑蝶

嬉戏的场面。清代《广群芳谱》引《诚斋

诗话》云：“东京二月十二曰花朝，为扑蝶

会。”这里更是将扑蝶与花朝节结合在了

一起。

需要说明的是，世传本《诚斋诗话》

中并无此句，而宋代花朝节应为二月十

五，因此这一引用是否为讹误尚有待商

榷。不过在明清时期，花朝节中的扑蝶

确确实实是一时盛事。明代汤显祖即有

《花朝》诗直咏扑蝶之俗道：“百花风雨泪

难销，偶逐晴光扑蝶遥。一半春随残夜

醉，却言明日是花朝。”清代不少地方直

接称花朝为“扑蝶会日”，如嘉庆年间《如

皋县志》载：“十五日花朝名扑蝶会，好事

者置酒园亭，或嬉游郊外。”正值仲春二

月百花盛开，这春光明媚之时，以扇扑蝶

实在是最应景的雅趣，又何需“好事者”

呢？恰如清代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所

云：“是日闺中女郎扑蝶会，并效崔玄微

护百花避风姨故事，剪五色彩缯，系花枝

上为彩幡，谓之赏红。”

袁景澜这句话，前面说的是扑蝶，后

面所言则是花朝节另一项活动：赏红。

赏红是女子结伴出阁踏青，在游春过程

中将红纸、红绢悬系于花枝，又称“挂红”

或“百花挂红”。赏红虽是娱乐，倒也有

祈农的寓意在里面，陈继儒考证道：“仲

春花生日，家家剪彩缯,悬树为花祈晴，

以占百果五谷之丰稔。”清代袁枚亦有

《花朝日戏诸姬》云：“花朝时节祭花神，

片片红罗缚树身。”可见，女子赏红有祭

花神之意，而且能为花祈晴甚至占卜五

谷的收成，这又与女夷崇拜的传统结合

到了一起。

袁景澜所说的“崔玄微护百花避风

姨”却是货真价实的唐代传奇。《太平广

记 ·崔玄微》篇中记崔玄微为保护园中诸

花，“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帮助

群花抵抗住了“风神”封十八姨的摧折——

这便是赏红活动中红纸、红绢的原型。不

过，赏红的习俗唐宋未见，崔玄微之事应当

是明清时期被附会的遥远缘起。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乐事，吃从来未

曾缺席。花朝节吃什么？当然是吃花。

中国人吃花的传统自古有之，屈原《离

骚》中便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

菊之落英”。而在花朝节，最出名的美食

便是以花为原料的百花糕和百花酒。

关于百花糕的传说，可以追溯至唐

代。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记载：“唐武

则天花朝日游园，令宫女采百花，和米捣

碎，蒸糕以赐近臣。”这一典故出处不明，

不过却有佐证，清代光绪年间《青浦县

志》载：“二月十二日花朝，群卉遍系红

彩，家食年糕可免腰疼，谓之撑腰糕。”撑

腰糕是苏州一带的名点，乃是将正月里

没吃完年糕切成长条形薄片，用油煎了

吃——讲究点的，还要撒上干桂花或是

玫瑰花，据说吃了能让腰变结实，所以

叫“撑腰糕”。不过，撑腰糕多在龙抬头

这一天吃，如果武则天的百花蒸糕真是

撑腰糕的前身，那花朝节与二月二倒又

多了一些渊源。至于百花酒，也并非是

真的纯粹用花酿酒。中国传统中的酒

并非蒸馏而成的烧酒，而是用谷物、水

果制成的发酵酒，若其中混入花自然能

称为百花酒，但纵然没有花，只消在花朝

节饮用，一样可以视为百花酒。百花糕

也好，百花酒也罢，既然能在百花盛开时

享用，自然就无愧于“百花”之名了。

花朝节肇始于唐、形成于宋、兴盛
于明，至清代已极为盛大隆重。然而，
这样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节日，却在清
民易代的乱世中迅速衰败。1925年农
历二月十三日，上海世界书局《红玫瑰》
杂志专门开设“百花生日号”专刊，纪
念当时已经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花朝
节，可以视为这一节日的时代绝响——

在之后的数十年间，花朝节的影响江河
日下，其习俗逐渐被人淡忘，唐代“长短
一年相似夜，中秋未必胜中春”的景象也
不复存在。

花朝节衰败原因可以有很多猜测，比
如各地花期不一因而日期不同，比如习俗
地方特色过浓而未能普世化，比如百花糕
和百花酒不如月饼和粽子那般“货真价

实”……不过论其根本，恐怕离不开清末
以降长年战乱导致的民生多艰——温饱
尚成问题，谁还有心花事呢？

花的绽放需要春意盎然，人的雅意
自然也要太平盛世打底。一旦国泰民
安，花朝节的复兴便不足为奇了。近年
来，在汉服文化复兴大潮的驱使下，花朝
节再次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民众眼前。

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身穿传统汉
服前往各自城市的郊野踏春赏花，被春
色浸染的公园尽是《梦粱录》中“观者纷
集，竟日不绝”的场面——如果，下次有
人问哪一个节日代表春天，可千万别忘
了这三个字：花朝节。

（本版作者为青年作家）

花之时：仲春飘渺百花生

花之史：十二花神各争春

花之事：扑蝶赏红品糕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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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院本十二月令图轴之二月

如今花朝节之际，汉服小姐姐赏花览春光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图：视觉中国）


